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是一个将爱国主义视作生命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锡伯族不仅同全国各族人民并肩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以自己丰富的智慧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锡伯文学。锡伯文学已成为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大花园中的一朵艳丽芬芳的奇葩。

纵观新疆锡伯族文学史，我们发现：新疆锡伯族文学主要运用的文学体裁是诗歌，譬如丰富多彩的锡伯族民歌和再现锡伯族萨满教仪式内容的《萨满歌》全部用诗歌形式。而19世纪和20世纪的主要作家基本上都是诗人，像19世纪著名诗人锡笔臣，20世纪著名诗人柏雪木、管兴才、吴扎拉·萨拉春、郭基南，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一代青年诗人安鸿毅、安德海、阿苏、郭晓亮、西榆等。这些不同时代的锡伯诗人以自己丰富的创作业绩证明锡伯族是一个诗的民族。新疆的锡伯族喜欢用诗歌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抒写自己的历史；同时，喜欢用诗歌与自然交流，与世界交流。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讲，新疆锡伯文学的民族特色主要凝聚在诗歌创作上。具体讲，新疆锡伯文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他们创作的民歌、西迁诗、卡伦诗、萨满诗、念说诗、牛录诗、双语诗和新潮诗上。

一、民歌

民歌是新疆锡伯文学的精华。新疆锡伯族民歌不仅生动反映了锡伯族西迁壮举、戍边屯垦的光荣历史，而且全面表现出锡伯族特有的风俗人情、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阅读新疆锡伯族民歌等于阅读新疆锡伯族240年的历史，等于读懂了锡伯族。

新疆锡伯族民歌包括萨满歌、打猎歌、田野歌、街头歌、婚礼歌、情歌、格言歌、叙事歌、习俗歌、苦歌、颂歌、劝导歌等等。锡伯民歌有这样几个特征令人关注：（1）喜欢用比兴手法，押韵独特。很多民歌上下句不仅押句末韵，而且押句头韵和句中韵。类似押韵的结果，不仅民歌朗朗上口，容易记住歌词，而且令人回味。（2）配有特定的曲调，便于传唱。

二、西迁诗

对锡伯族而言，从辽宁沈阳西迁到新疆伊犁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历史事件，不仅造成中国锡伯族主要分居辽宁和新疆的现实，而且派出生出锡伯族独具特色的西迁节。对新疆的锡伯族而言，西迁还让他们体验到经历了生死离别、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生命是多么珍贵。经过生命的生死考验以后，他们创造出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西迁精神。凭着这股融进生命血液的西迁精神，新疆的锡伯族不仅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和建设边疆的历史使命，而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诗歌。

新疆的锡伯族由于经历这次痛心裂肺、披肝沥胆的生命体验，他们念念不忘西迁。西迁之魂总是依附在他们强壮的体内，总是折磨着他们的灵魂。于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创作了很多西迁之歌，而且代代在民间传唱。到清代末年，新疆锡伯族著名诗人锡笔臣终于坐不住了，他挥笔写出了一首《离乡曲》。这首诗不仅真实再现锡伯族西迁的整个过程，而且真实表现了锡伯族西迁之后戍边屯垦的历史画面。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优秀诗篇。这首诗凭它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清代锡伯族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锡伯族诗人管兴才在民间流传的多种西迁之歌的基础上整理创作出一部完整的史诗《西迁之歌》。这首长诗，实际上是对新疆锡伯族西迁壮举以及西迁之后200年历史的艺术性总结。由于表现出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这首诗于1981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评奖中获一等奖。

清代新疆锡伯族著名诗人锡笔臣的《离乡曲》和20世纪著名诗人管兴才的《西迁之歌》，是新疆锡伯族西迁诗中的代表作。

三、卡伦诗（戍边诗）

众所周知：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是清政府作为“边防部队”派过来的，他们肩负着防守卡伦（卡伦：满语，清代在沿边地区派出官兵守望的哨所），驻防台站的军事任务。据何秋涛《朔方备乘》和贺灵、佟克力主编的《锡伯族史》记载，锡伯族官兵先后防守过固尔班托海卡伦、安达拉卡伦、沙巴尔托海卡伦、托里卡伦、马哈沁布拉克卡伦、春济卡伦、乌里雅苏图卡伦、额木纳察罕乌苏卡伦、霍依图察罕乌苏卡伦、塔木哈卡伦、察汗托海卡伦、托赉图卡伦、沙喇托罗海卡伦、厄楞莫多卡伦、头勒克卡伦、察林河口卡伦、塔木哈色沁卡伦、大桥卡伦、达尔达木图卡伦。当时的锡伯营除驻守以上十九处卡伦外，还派官兵协助在伊犁河北岸的索伦营驻守的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协助厄鲁特营驻守沙尔雅斯卡伦。换防台站还远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南疆的喀什噶尔（今喀什）。可以看出来，防守卡伦、驻守台站是新疆锡伯军民的神圣职责，而且成为锡伯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在锡伯文化中出现了卡伦文化的因素，在新疆锡伯文学中出现了卡伦诗。清咸丰初年，锡伯营卡伦侍卫何叶尔·文克津奉命前往辉番卡伦换防时写的《辉番卡伦来信》，很多人认为是一篇书信体散文，实际上，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这首散文诗抒写作者从锡伯营驻地到辉番卡伦沿途看到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活动，抒写辉番卡伦的设置、形势、历史、作用和驻守官兵的心情。语言优美、生动、形象，犹如一幅逼真的风景画，字里行间流露出锡伯军民西迁到伊犁以驻守卡伦、保卫国土、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为天职的爱国主义精神。

锡伯族卡伦诗的代表作还有叙事长诗《喀什噶尔之歌》和《拉贤罕图》。《喀什噶尔之歌》在新疆锡伯族民间流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首长诗主要叙述了19世纪20年代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历史过程，抒写锡伯马甲纳宗阿和舒兴阿在喀尔铁盖山活捉张格尔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叙事长诗《拉贤罕图》曾广泛流传于各卡伦、台站和民间。这首诗成功塑造了一个锡伯军人的形象——拉贤罕图。由于他是一个独生子，老是实现不了从军入伍的理想，他被跨马出征，驻守卡伦的强烈愿望所折磨着，他到处求人帮忙，最后一个被他感动的长官批准其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披甲。他随军到遥远的喀什噶尔驻守，而且爱上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又演绎出他的爱情故事。轻快、幽默、生活气息浓厚是这首长诗的显著特点。

四、萨满诗

萨满教是多神的原始宗教，我国北方操阿尔泰语系诸民族都曾信仰过萨满教。作为世居我国东北的锡伯族也信仰过萨满教。萨满教对古代和近代锡伯文化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可以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萨满教文化。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有诗歌、传说、故事、舞蹈和绘画，特别是萨满诗对锡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从锡伯民间发现的《萨满歌》就是锡伯族萨满诗的代表文献。

《萨满歌》由两册组成，第一册名曰《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第二册为《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萨满歌》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锡伯族萨满教的仪式内容，从学萨满时的祷告、报明姓氏身份开始，经过祈请托里上刀梯、呼唤众神灵附身，通过十八个卡伦等，到领承众神灵意志，为人跳神治病的整个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古代锡伯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锡伯族古代历史、古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萨满歌》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

《萨满歌》中的第三部《祈请金刀梯神歌》是独具锡伯特色的萨满诗。这首诗抒写了萨满师傅求告神灵，让自己的徒弟安全上刀梯，取得正名，传誉人间的思想感情，诗中写道：“请在鲜血中验明啊／请在白汤淬砺中／请骑在沙尔旦驼之背呀／请稳坐在雪白的白牛之背／将去天涯海角呀／把那金刀梯寻觅／将在那日月之间呀／竖立起登攀连梯／将那拉氏族的／属龙的后裔／扶上金梯吧／抬上银梯吧／让其安稳地跳下呀／让其在阳间传誉。”

在锡伯族民间还流传很多萨满教口头诗歌和曲谱。这些配有曲调的萨满歌成为锡伯民歌的一部分，其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像《艾辛哈准》、《嚯哩色》、《扎嘿朱嘿》、《杭阿啦常阿啦》、《阿勒坦库哩》等萨满歌传唱至今。

五、念说诗

在锡伯文化中有一种特有的雅俗共赏的民间文学形式——念说。每到冬季农闲或节假日的夜晚，锡伯族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由一个民间艺人或者“文化人”念说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众人围坐静听，有时引起讨论。这种念说的传统民间文学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在念说中又增加了新疆锡伯族自己创作的叙事长诗《西迁之歌》、《喀什噶尔之歌》、《拉贤罕图》、《三国之歌》、《素花之歌》等。在长期的念说活动中，还形成了锡伯族念说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长篇叙事诗的曲调，被称为“念说调”。念说调曲调委婉动听，引人入胜，音乐节拍也比较自由。

六、牛录诗

17世纪末叶，居住在嫩江西岸的锡伯族被满族征服以后，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中。从此八旗制走进锡伯族。新疆锡伯族在西迁的同时，从东北老家搬来了八旗制度，很快建立由八个牛录组成的锡伯营（八旗制的基本单位是牛录），锡伯营八个牛录分别为一牛录（镶黄旗）、二牛录（正黄旗）、三牛录（正白旗）、四牛录（正红旗）、五牛录（镶白旗）、六牛录（镶红旗）、七牛录（正蓝旗）、八牛录（镶蓝旗），每个牛录往往有五六个“哈拉”（姓）或有十几个不同“哈拉”组成，“哈拉”又由数个“莫昆”组成，所以，从血缘关系来讲，牛录有较强的氏族心理和很强的凝聚力。

在清代八旗组织中，伊犁锡伯营八旗制存在的时间最长，直到1938年才被废除。但是，由于这种组织形式渗透到新疆锡伯族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民族文化之中，使新疆的锡伯人都有驱之不散的牛录观念，牛录成为锡伯人故乡的代名词，牛录是故乡，故乡就是牛录。这种牛录观念反映到文学中便产生了牛录诗。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有一位自称是“野兽派”的诗人阿苏，其实，从他的诗歌创作情况来看，他不属于“野兽派”，而是典型的“牛录派”。他出生于正红旗四牛录，后来到镶红旗的六牛录县城工作。牛录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结”，永远也打不开，在他的每一首诗里，他都情不自禁地抒写牛录，正如他在《作为锡伯人》一诗中写的那样“注定我常年厮守在堆依齐牛录，与泥土以及纯朴的民歌相依为命。”“这些在牛录怀里长大的，苏慕尔氏的人啊，一生一世，把自己热衷于劳动的手，交给了家园和庄稼。”（《苏慕尔氏的人们》）“我们的眼睛，看过脚下的田地，看过牛录深处的事情，就流了泪。”（《坡上》）“牛录确实温暖，想想这一点，人心里就舒服得要死。”“日出日落，人们为牛录活着”（《牛录》）。在新疆锡伯族诗人里，阿苏是最典型的牛录诗人。要了解新疆锡伯灵魂深处的牛录意识，就得看阿苏的牛录诗。

七、双语诗

纵观新疆锡伯族诗歌发展史，还有一种诗歌现象令人瞩目，这就是锡伯族的双语诗（指同一个诗人，既能用母语创作，又能用汉语创作）。清代末期，新疆锡伯族著名诗人锡笔臣是锡伯族双语诗早期的主要代表。他的汉文造诣颇深，被当时执政的伊犁将军赏识，曾长期担任伊犁将军衙门文案处文案总办。锡笔臣生前用汉文撰写过许多诗歌，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叙事长诗《离乡曲》。《离乡曲》用120行诗句，生动展现了新疆锡伯族的西迁史和戍边屯垦史，这是一部清代新疆锡伯族历史长诗。

新疆锡伯族现代著名作家、诗人郭基南老先生也是双语诗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文学创作上，他用汉文和锡伯文左右开弓，运用自如。像他的第一部诗集《心之歌》就是用锡伯文创作的，而他的第二部诗集《乌孙山下的歌》则完全用汉文创作，他的第三部诗集《情感的火花》则用汉文和锡伯文创作出版。

在新疆锡伯族当代诗人中，佘吐肯也是双语诗创作的代表，他改编创作的《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曾于1982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创作二等奖，汉文译作《西迁之歌》于1981年分别荣获自治区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

八、新潮诗

新时期以来，新疆的锡伯族当代诗歌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大胆吸取我国汉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得到快速发展，不仅中老年诗人青春焕发，力作纷呈，像郭基南、耳际春、佘吐肯等诗人迎来第二次创作旺盛期，而且崛起一批新潮诗人，像安鸿毅、阿苏、西榆、郭晓亮、安德海、苏农、富秀兰、肖昌、佟志红等青年诗人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以新的审美方式，新的表现手法，抒写着新疆锡伯人的过去和现在、欢乐与痛苦、文明与落后、僵滞与变革，抒写新疆锡伯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蕴含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和对锡伯族现状、未来、命运的深深思索，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在新疆锡伯文坛崛起的这批新潮诗人，其诗歌创作有以下四个特征：

1、他们清一色用汉语创作，然而，他们更多地受锡伯文化的模塑，继承了锡伯文学创作的内在流程，只不过以崭新的知识结构、思维视野、艺术手法和立体的现代意识去观照锡伯族社会生活和心理结构，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挖掘本民族的特色和审美主体个性。

2、他们大胆突破本民族题材，艺术视角投向世界，投向审美主体的灵魂深处。正因为如此，他们写出来的诗不再像父辈们的传统诗歌，像新潮诗人郭晓亮和他的父亲著名诗人郭基南先生共同出版的诗集《情感的火花》中的父子二人的诗，几乎让所有读者都感觉到两种风格、两种色彩和两种艺术世界。有时候、郭晓亮还认为父辈们写诗的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时代的诗人，注定赶不上春天的马车，他们积蓄在天边的歌唱，像睡眠，沉湎于昨天。”（《过去时代的诗人》）

3、艺术上追求写意。新疆锡伯族新潮诗在艺术表现上不同于过去现实主义诗歌，仅仅局限于西迁、戍边、屯垦的直接描写，而是打破传统的因果线性的直接抒情方式，越来越注重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描写转向抽象表达，由明确转向模糊的暗示，这是诗歌艺术审美角度的转换。在锡伯族新潮诗人中，安鸿毅是一个具有诗歌天赋的杰出代表。他于1962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一个浑身流淌着锡伯鲜血但又走出锡伯文化圈的诗人。他从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在《伊犁河》、《中国西部文学》、《诗潮》、《星星》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很多诗作，部分作品被选入《1986年诗选》、《飞翔的爱》等诗选集中。他的生平简介和代表诗作《卡提布拉克的秋天》，被选入由九叶诗派著名诗人唐祈主编的《中国新诗名篇辞典》中；他写的组诗《现实世界》曾引起争议，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过不少讨论文章。

4、炽热的真情蕴含在冷峻朦胧的意象中。新疆锡伯族新潮诗人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的激情就像伊犁河水永远奔腾不息，他们的真情就像翻腾的大海。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入自己诗歌的时候，他们表现得那么冷峻、朦胧，像郭晓亮的诗句：“一夜霜雪，我头枕着北方”，“此刻的蝙蝠，飞满世界”，“一阵风吹，草儿就要安眠”，“生长白杨的草坡站在我身旁”。还有诗人西榆的“老榆”、“青杨”、“红叶”、“杏花”、“苹果”、“绿叶”、“夏日”、“伊犁河浮冰”等意象，在冷峻朦胧的表层下隐藏着诗人内心的“烈火”！

在240年的漫长岁月中，新疆的锡伯族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民歌、西迁诗、卡伦诗、萨满诗、念说诗、牛录诗、双语诗和新潮诗。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新疆的锡伯族诗人们还会创造出更加璀璨夺目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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